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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特洛·阿果里及其汉译短诗研究

——以《母亲阿尔巴尼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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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阿两国建交以来，阿尔巴尼亚许多文学作品通过汉译在中国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阿

尔巴尼亚著名诗人德里特洛·阿果里的诗集《母亲阿尔巴尼亚》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典型。德里特洛·阿

果里的诗作映射出社会主义事业在阿尔巴尼亚崛起和崩塌的历史巨变过程，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

革命主义情怀，以其为代表的阿尔巴尼亚文学创作对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不乏启迪和警醒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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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litro Agori an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His Short Poems：
Taking Mother Albania as an Example

YUE Kaihua, LIAO Jingwe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China and Albania, many Albanian literary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in China, among which Mother Albania, an 
anthology of poems written by the famous Albanian poet Delitro Agori, is a prominent example. Delitro Agori’s 
poems reflec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rise and collapse of the socialist cause in Albania, and are full of strong 
patriotism and revolutionary feelings. Many Albanian literary works represented by Delitro Agori’s poems are of 
enlightenment and warning significance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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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是一个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

半岛西南部的国家，是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虽

然国小人少，但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

文学创作在国际上拥有盛名。自 1949 年中阿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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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中阿关系逐渐亲密，两国

互派留学生进行学习交流。同时，阿尔巴尼亚文

学的汉译传播也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几乎

每年都有诗歌、戏剧、小说等不同体裁的文学作

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大量阿尔巴尼亚著名作家因

此被中国人民所熟知，如阿列克斯·恰奇、拉扎尔·西

里奇、斯泰里奥·斯巴塞、雅科夫·佐泽、彼特

洛·马尔科、泽瓦希尔·斯巴秀、伊斯梅尔·卡

达莱、德里特洛·阿果里等。受国际形势变化的

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阿两国关系破裂，文化

交流也大量减少。但自 2012 年中国 - 中东欧国家

合作机制正式启动以来，中阿两国互动频繁，两

国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2015 年 4 月，中国

新闻出版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双方签署了《中

阿经典图书互译出版项目合作协议》，为中阿两

国文学作品互译传播提供了又一次巨大机遇。其

中，阿尔巴尼亚著名诗人德里洛·阿果里的诗集《母

亲阿尔巴尼亚》作为“中国 - 阿尔巴尼亚经典图书

互译出版项目”引进的首部作品，十分具有研究

价值。

德里特洛·阿果里是阿尔巴尼亚著名诗人、

小说家、政治家，其多部作品翻译传入中国后，

引起了巨大影响。其长篇小说《梅茂政委》和报

告文学《党的儿子》分别被改编成电影《第八个

是铜像》和《广阔的地平线》在中国播放；能“反

映阿果里诗歌创作全貌”[1] 的 100 首短诗和 5 首

长诗也由郑恩波先生翻译后整理成诗集《母亲阿

尔巴尼亚》出版。当下，学界对《母亲阿尔巴尼

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首长诗《德沃利，德沃

利》和《母亲阿尔巴尼亚》，对其短诗少有关注。

本文主要研究了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进程及汉译

概况、德里特洛·阿果里《母亲阿尔巴尼亚》诗

集的汉译及传播情况，并对德里特洛·阿果里的

短诗进行阐释，以挖掘其背后蕴藏的深远意义。

一 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发展进程及汉

译概况

（一）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章正博在其《那些光辉岁月的真实写照——阿

尔巴尼亚当代文学揽胜》一文中，把阿尔巴尼亚

的当代文学分为三个阶段：从 1944 年全国解放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从 20 世纪 60 年代

初到 80 年代末国家政情发生剧变之前为第二阶段，

1990 年发生政情剧变至今为第三阶段 [2]。在这里，

我们也采用这种三种阶段划分法。

第一阶段，是 1944 年全国解放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末这一时期。此时，阿尔巴尼亚刚刚经历了

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全国解放，民族热

情高涨，这一时期其文学作品主要反映的是人民

革命胜利的历史性转折和人民在社会主义新时代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表现出来的新面貌。这一时期

的主要作品有斯巴塞的《他们不是孤立的》（1952）、
加塔的《毁灭》（1954）等。这一时期阿尔巴尼

亚文学界涌现出一大批青年作家和诗人，其中最

著名的有德里特洛·阿果里（1931—2017）、卡

达莱（1936—）、荻·祝万尼（1943—）、纳·普

雷弗蒂（1932—）、阿里·阿布迪霍扎（1923—）等。

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

国家政情发生剧变之前这一时期。此时，苏联与

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阿尔巴尼亚在国际上面临

极大的困难，这一时期也是阿尔巴尼亚人民革命

精神最为振奋的 30 年，其文学作品充满爱国主义

精神，人民群众的形象在作品中占据了中心位置。

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卡达莱的长诗《群山为何

而沉思默想》（1963）、《山鹰在高高飞翔》（1966），

阿果里的长诗《德沃利，德沃利》（1964）、《母

亲，阿尔巴尼亚》（1974），法·阿拉比的长诗《血

的警报》（1966）；穆萨拉依的长篇小说《黎明之前》

（1965），德里特洛·阿果里的长篇小说《梅茂政委》。

第三阶段，是 1990 年开始，阿尔巴尼亚经历

政局剧烈动荡后，从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多党制国

家这一时期。这一时期，阿尔巴尼亚文坛既有一

部分作家全盘否定阿尔巴尼亚文学传统，变成西

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应声虫，也有一些作家仍然坚

守阿尔巴尼亚文学传统，如德里特洛·阿果里、

斯巴塞等人。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阿尔巴尼亚

文学发展停滞不前。

（二）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汉译概况

1949—1954 年，中阿两国建交初期，并未在

对方首都互设代表机构，彼此交往甚少。

1955—1971 年，两国关系亲密。1954 年 9 月，

两国开始互派留学生进行文化交流，文学方面的

交往变得十分密切，大量作品被翻译出来，如《阿

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屠珍、梅绍武译，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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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出版社 1956 年出版）、《渔人之家》（苏里曼·皮

塔尔著，杨敏译，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丹娜》（法·吉亚泰著，林耘译，人民文学出

版社 1958 年出版）、《他们不是孤立的》（斯巴

塞著，黎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出版）、《河

静敌未清》（法·吉亚泰著，谌国章译，东风文

艺出版社 1959 年出版）等。

1972—1985 年，两国关系破裂。1973 年后，

两国双边来往大幅减少，阿尔巴尼亚文学作品在

中国的翻译出版逐渐变少，只有《阿果里诗选》

（1974，德里特洛·阿果里著，郑恩波译，人民

文学出版社 1974 年出版）、《火焰》（1975，斯

巴塞著，李化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年出版）

等少量作品被翻译出版。

1986—2011 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但阿尔

巴尼亚的翻译作品已不常见，仅有屈指可数的几

部作品，如《亡军的将领》（伊斯玛达尔·卡达

莱著，郑恩波译，作家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等被

翻译出版。

2012 年至今，两国关系进入稳定发展期，双

方频繁互动，阿尔巴尼亚的文学翻译作品也日益

增多，其中伊斯梅尔·卡达莱和德里特洛·阿果

里两人的作品被翻译得最多，典型者如《接班人》

（李玉民译，花城出版社出版 2015 年出版）、《梦

宫》（高兴译，花城出版社出版 2015 年出版）、

《谁带回了杜伦迪娜》（邹琰译，花城出版社出

版 2012 年出版）、《长城》（孙丽娜译，重庆出

版社 2016 年出版）、《母亲阿尔巴尼亚：德里特

洛·阿果里》（郑恩波译，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2016 年出版）、《藏炮的人》（郑恩波译，外

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 年出版）等。

二 《母亲阿尔巴尼亚》汉译与传播情况

德里特洛·阿果里出生于阿尔巴尼亚德沃里，

从小便对诗歌创作有莫大的兴趣，曾留学苏联列

宁格勒大学新闻系，受到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化的

熏陶。他在《人民之声报》工作了近 15 年后，进

入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担任文学方面的

秘书长，直至退休。

德里特洛·阿果里一生写了大量的作品，小

说方面著有短篇小说《往昔岁月的喧声》、长篇

小说《梅茂政委》（1970，改编成电影后取名《第

八个是铜像》）、《藏炮的人》（1975，郑恩波

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 年出版）、《居

辽同志兴衰记》（1973，郑恩波译，重庆出版社

2009 年出版）等。诗歌方面著有短诗集《德里特

洛·阿果里诗选》、长诗《德沃利，德沃利》、《母

亲阿尔巴尼亚》（在《人民之声报》上发表时为

1400 行左右，后出单行本时扩充为 3000 余行）等，

这些都是在阿尔巴尼亚乃至国际上极具影响力的

作品。他的作品讴歌伟大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赞美辛苦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弘扬阿尔巴

尼亚文学传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同。

德里特洛·阿果里成为《人民之声报》的记

者后，深入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汲取写作素材，

写下了大量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短诗。1958 年，

他出版了诗集《我上了路》，其后又陆续出版了《我

走在泊油路上》（1961年）、《山径和人行道》（1965
年）、《中午》（1969 年）几本诗集。1972 年，

以这几本诗集为基础，他编选出版了《德里特洛·阿

果里诗选》。与德里特洛·阿果里有着近 50 年的

友谊，并曾在阿尔巴尼亚留学的优秀翻译家郑恩

波翻译了《阿果里诗选》，并于 1974 年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集主要收有《在劳动党纪

念馆门前》《劳动工地纪事》《高山峻岭架线忙》《坦

克》《我的幸福的村庄》《政委》《德沃利、德沃利》

《父辈》《共产党人》等 9 首诗歌，其也是诗集《母

亲阿尔巴尼亚：德里特洛·阿果里》的前身。

后来，郑恩波先生在《阿果里诗选》的 9 篇诗

歌的基础上进行增补扩充，从德里特洛·阿果里

的15本诗集中精选并翻译了短诗100首、长诗5首，

汇编成《母亲阿尔巴尼亚：德里特洛·阿果里》，

2012 年在中华文化出版社出版，用以纪念阿尔巴

尼亚独立 100 周年。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即“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

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人文交

流。2015 年 4 月，中国新闻出版代表团访问阿尔

巴尼亚，双方签署了《中阿经典图书互译出版项

目合作协议》。在这个项目的推动下，郑恩波先

生受到邀请翻译一部阿尔巴尼亚当代诗歌选，于

是就有了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 年出版的诗

集《母亲阿尔巴尼亚：德里特洛·阿果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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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国-阿尔巴尼亚经典图书互译出版项目”

的首部作品。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加深我国人民

对阿尔巴尼亚文学、文化的了解，它不仅仅是中

阿文化交流和友谊的见证，更是为中华文化和中

东欧文化的沟通注入新的活力。

译者郑恩波先生是我国著名记者、作者、翻

译家、文学史论家。郑恩波先生 1964 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俄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后到阿尔巴

尼亚留学。他对阿尔巴尼亚感情深厚，留学的经

历使他对阿尔巴尼亚的语言和风俗文化了如指掌，

是业界公认的该语种最优秀的翻译家。回国后，

他陆续出版了《阿尔巴尼亚文学史》《阿尔巴尼

亚当代文学史》《南斯拉夫当代文学》《南斯拉

夫戏剧史》等著作，并与他人合著《东欧文学史》

一书。他翻译了《阿果里诗选》、塞尔维亚诗人

茂玛·迪米奇诗选《吉卜赛母亲》，以及长篇小

说《重新站起来》《亡军的将领》《居辽同志兴

衰记》等大量作品。同时，郑恩波与德里特洛·阿

果里有着多年的友谊，可以说，他是翻译其作品

的不二人选。

正因如此，《母亲阿尔巴尼亚》一书的翻译十

分成功。其一，译者与作者是多年好友，对作者

的性格特点十分了解，所以其翻译能够贴近作者

心理，将作者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情绪十分精准地

翻译过来，让读者真正走近作者内心世界，体悟

到作者的喜怒哀乐。

其二，郑恩波先生留学阿尔巴尼亚多年，对阿

尔巴尼亚语言、文化进行过深入研究，对当地的

文化渊源、风土人情相当了解，所以他在翻译时

能最大程度地保留阿尔巴尼亚语的原意，不会因

为不懂当地的历史、传说、典故而闹笑话。郑恩

波先生曾经在《译诗感悟——从翻译阿果里诗选 <
母亲阿尔巴尼亚 > 谈起》一文中感叹：“文学与

历史是一对孪生兄弟，要译好一个国家的文学作

品，非了解该国的历史以及与此相关的世俗典故、

风土人情不可。”[2]

其三，郑恩波先生的翻译力求“信、达、雅”，

并且注重诗歌的音韵和谐。在翻译过程中，他尽

力做到不随意增减一字，对译出的每个字、词、

句子都反复推敲，力保整体内容的完整准确，在

传神的同时，做到写意。同时，他还根据每首诗

的具体内容，选择合适的诗韵译法，使翻译恰到

好处。高莽先生在为《母亲阿尔巴尼亚》所写的

序言中提到：“文学翻译不易，诗歌翻译尤其难。

它要求译者要具备较高的汉语与被译语种的语言

文学修养，最好自己是个诗人。如果不是诗人，

但起码也要懂得写诗作歌的常识，其中诗歌的音

乐感尤为重要。”[3]7 由于郑恩波先生的努力，《母

亲阿尔巴尼亚》的翻译在国际上也获得了赞誉。

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库依蒂姆·扎尼先生在以《衷

心的祝贺》为题的序中夸赞道：“这部最新的诗集，

就译文而言，无疑是最高水平的作品。他全力以赴、

埋头钻研精神，是很令人赞赏的。他对阿尔巴尼

亚语言的热爱令人感动，叫你心悦诚服。”[4]

同时，国内学界，冯振翼《行云流水韵味浓——

读郑恩波译著 < 母亲阿尔巴尼亚 >》、涂途《“海

内存知己 , 天涯若比邻”——感动 < 母亲阿尔巴尼

亚 >》、雁翎《融通中阿文脉的杰作》、罗红娟《处

女地、田垄和鸟儿的歌者——浅论阿果里的诗歌

创作主题》等文也对《母亲阿尔巴尼亚》的翻译

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 《母亲阿尔巴尼亚》短诗的主题及

艺术特征

德里特洛·阿果里的诗歌是他对历史时代作出

的反映，映射着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事业从崛

起到崩塌的历史巨变过程，以及人们在这一过程

中心态和行为的转变。我们可以通过对其不同时

期短诗的研究，探寻其诗歌写作的特点和背后隐

藏的社会现实变化轨迹。结合阿尔巴尼亚的历史

进程，我们将德里特洛·阿果里的创作分为前后

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正和章正博《那些光辉岁

月的真实写照——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揽胜》中

所分的三个阶段相契合。

（一）第一个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末——80
年代末）

第一个时期是阿果里进入《人民之声报》工

作后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这一时期对应了章正

博划分的前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阿尔巴尼亚人

民正处于解放后激情共建社会主义的时期。当时，

人民爱国主义热情高涨；第二阶段是国际共运内

部发生严重分歧的时期。当时阿尔巴尼亚人民面

临极大的困难，迸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

命精神。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也表现出当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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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爱国主义精神的抒发是其诗歌的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生活为其诗歌的主题，社会主义新人

是其诗歌的描写对象，富有时代朝气和生活气息

是其诗歌的语言风格。

首先，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是德里特洛·阿果里

诗歌的主旋律歌，歌颂劳动人民是其诗歌最明显

的特征。德里特洛·阿果里的诗歌不乏对祖国爱

意的直接表达，如《地里人》中，“祖国啊，你

已看到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如果有时我感到有些

疲劳，就一头扎进你的怀里养养精神。”[3]22 直接

倾诉了对祖国的依赖之情。通过对劳动人民生活

的描写，表现出他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他诗

作中描写的辛勤劳作的人民形象，大致可分为四

种：战士、工人、农民和妇女。

阿尔巴尼亚的独立离不开战士们的奉献，德里

特洛·阿果里的诗歌中经常出现战士们英勇前进

的身影。如《政委》这首诗就主要描写了在吉尔 -
库萨尔的峭壁旁，政委在战斗中中了敌人的子弹

而牺牲的故事，“政委，为了自由，你瞄准了敌

人，七颗子弹叫八个敌人完蛋。我站在你的旁边，

把那干式手枪和子弹带在腰间，我是如此地悲痛，

仿佛苦汁在血管里把血水替换。”[3]11 诗歌深刻体

现了战士在战斗中的英勇和人们对其牺牲的悲痛。

此外，他还创作了《永不忘怀的姑娘》《烈士》《纪

念碑》等诗歌，表达对战士们的怀念和赞美之情。

工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军，德里特洛·阿

果里有多首短诗描写了工人们在恶劣的境况中为

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情形。如《劳动工地纪事》，

“这时候，猛烈的山风像沙石一样迎面扑来，同

志们却在山坡上英勇无畏地艰苦工作，他们拦住

滔滔江水，开垦坚硬的土地，推倒悬崖峭壁，将

高耸的堤坝建设！”[3]30 又如，《高山峻岭架线忙》，

“崩塌的雪层和呼啸声滚下山岗，仿佛是穆依和

哈利利横冲直撞，好像河流中的浪涛汹涌奔腾，

也好像冬季里的回声在山谷中回档。我们和电缆

工彼得向前行进，大家就像挂满白雪的黑松，背

着行囊；我们要学他那样做个模范，把电线和绝

缘器拿在手上。”[3]35 阿尔巴尼亚的建设依靠工人

们的努力。也许工人们不像战士们一样冲锋陷阵，

但他们同样工作在“第一前线”。德里特洛·阿

果里在对工人工作环境的描绘时通常花费大量笔

墨，力求用艰险的环境衬托工人们奋力为人民服

务的伟大奉献精神。

农民是德里特洛·阿果里了解最深的人群，

因为他自己就是农民的儿子。在他的笔下，有“拖

着沾满烂泥的山民鞋蹒跚而行，敞开宽广的胸膛

自由地呼吸”[3]6，翻山越岭进城看在大学学习的

儿子的山民，有“与鸟雀和牲畜结伴为友”“在

地里整天辛苦劳作”[3]22 的地里人，还有幸福村庄

中像蜜蜂那样勤劳的姑娘和如同山鹰一般坚强的

小伙子。在诗人笔下，在阿尔巴尼亚的新时代，

农民们勤奋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由和幸福

的新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在德里特洛·阿果里诗歌中歌

颂的劳动人民中，妇女形象尤为突出。他不仅写

了《为我们的妇女而歌唱》这样的诗篇来赞美她

们的美丽，“她们是那么漂亮、美好……她们正

鲜花怒放，重新变得俊秀年少！”[3]8 同时也写诗

表现妇女们的辛劳，“在妇产院里生后代，在家

中操持家务十分辛劳，在田野，在山坳，把砍柴、

撒种的担子肩上挑。”[3]9 他的诗歌反映出阿尔巴

尼亚独立后女性地位的提高。

其次，动物也常常成为德里特洛·阿果里笔下

的描写对象。他有多首诗歌赞颂动物，如《乳牛》

《我对马的偏爱》《小羊羔》《小马驹》等。他

甚至在诗中声称“没有乳牛我就写不了诗章”[3]56，

“变成马再好不过”[3]73。他偏爱动物的原因出人

意料的简单：其一，他是土生土长农民的儿子，

他的整个童年都与这些动物有着亲密接触。《小

羊羔》一诗对这一点有直接的表现：“我也要撒

欢地跟你一起咩咩叫几声，因为我特别思念美好

的童年……”[3]77 在诗人的眼中，这些动物都带着

梦幻童年的美好滤镜，是陪伴他度过最美好时光

的、可亲可爱的朋友。其二，这些动物同时也是

帮助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好帮手。在阿尔巴尼亚

历经重重磨难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后，

人们终于翻身做了主人，可以用劳动改善自己的

生活、建设自己的国家。人们热爱劳动、歌颂劳动，

连带着这些作为好帮手的动物们也因能帮助生产

而得到尊重、热爱和赞美。

再次，德里特洛·阿果里的诗歌语言率直激昂，

富有叙事性和音乐性。当时，正值阿尔巴尼亚解

放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汹涌，致力并奋斗于社

会主义建设。德里特洛·阿果里受时代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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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诗歌语言激昂直切、直抒胸臆，对国家、共产党、

民族澎湃的爱意常常抑制不住地在短短一句的诗

行中涌出，他直接高呼“祖国啊！”“阿尔巴尼

亚共产党！”“阿尔巴尼亚人！”但他直白的抒

情并不显得单薄，他的诗歌继承了阿尔巴尼亚诗

歌通过叙事抒情的特色。他的《在劳动党建党纪

念馆门前的思考》一诗叙述了 1941 年 11 月阿尔

巴尼亚共产党的建立使阿尔巴尼亚开启了新时代，

诉说了共产党人为了民族崛起是如何带领人民群

众冲锋向前，把胜利的时代带到身边的历史事实。

他将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在叙事的同时，歌颂党

的伟大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英勇。他直抒胸臆地

呼喊：“我们从此站起来了，拥抱土地和河山，

在贫穷的祖先们的山野里，把伟大的事业创建。”[3]14

阿尔巴尼亚古典诗歌和绝大多数现代诗歌很讲究

押韵，德里特洛·阿果里的诗作也十分追求音乐美，

他的诗可以说无一首不押韵。郑恩波先生在翻译

时为了体现这一点，根据他每首诗的内容选择不

同的“宽韵”和“窄韵”进行翻译，每首短诗一

韵到底。因此，这些郑恩波先生翻译的德里特洛·阿

果里短诗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

最后，德里特洛·阿果里诗作在对意象的把握

中融合了非凡的想象力。涂途《“海内存知己 , 天
涯若比邻”——感动 < 母亲阿尔巴尼亚 >》一文中

提到：“阿果里非常善于发现和捕捉诗意的具象，

巧妙地、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各样的诗的意象和

意境，将它们概括化和典型化，旋转式地以不同

镜头，伸延着它们那多姿多彩的内蕴和丰富复杂

的内核。”[5] 德里特洛·阿果里的几乎每一首诗

歌中都运用了大量的意象，如群山、田野、平原、

树林、风雪等，它们都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核，或

是祖国、故乡，或是挫折、磨难。同样引人注目

的是，德里特洛·阿果里在对各种意象、意境的

把握中结合多种修辞手法展现出了他奇异的想象

力。《山民》中短短一句“紫罗兰色的群山将山

峰抛洒人间，杏树林里用泉水为他解渴充饥”[3]6，

描绘出夕阳下群山的壮阔和树林间淳淳小泉的清

丽。诗人通过拟人的手法，使群山拥有了人的意

识，洒脱地将山峰“抛洒”；杏树林也善解人意，

特意献上泉水给人们解渴充饥。又如《高山峻岭

架线忙》：“我们在你屋里的天花板上装好电线，

像木瓜那般大的灯泡闪烁着白光，让甜梦在电灯

下展翅飞舞，像溪水那样发出淙淙的音响。”[3]36

诗人使用比喻、通感等手法来表现通电带给人们

的喜悦之情。灯泡明明是小小的一个，但在人们

的眼中，却因其带来光明而显得有木瓜那么大；

甜梦也像鸽子一样展开希望的翅膀飞舞；白光甚

至能够发出淙淙的流水声。德里特洛·阿果里诗

歌在多意象的使用、多意境的营造和多手法的运

用中，通过对日常生活语言进行有组织的违反和

创造性的破坏，即通过文学语言的陌生化，唤起

人们奇特的艺术感受。

（二）第二个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初—21 世
纪 10 年代）

第二个时期也正对应着章正博所说的第三个

阶段。1990 年岁尾，阿尔巴尼亚政局发生了剧烈

变化，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变成了多党制的国

家，之后的近 20 年的时间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

发展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文学发展的方

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有一些作家对阿尔巴尼

亚文学传统、社会主义文学全盘否定，狂热地吹

捧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有相当多的作家虽然不

再像以前那样高举社会主义文学的旗帜，但实际

上依旧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创作，继续发

表一些关心国家前途和人民生存的作品。德里特

洛·阿果里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即使处于艰难的

境地，也顽强地坚持阿尔巴尼亚文学传统。不过，

此时他的诗歌情调变得低落伤痛，他在字里行间

都诉说着诗人对祖国的担忧、对动荡社会的忧愁

和对世风日下的不满。

首先，德里特洛·阿果里诗歌中出现的主要人

物不再是以往的劳动人民，而多是一些底层人物，

如被抛弃的村妇、出没于小巷的盗贼、像牲畜一

样大吵大嚷的乞丐、每天卖身四处游荡的妓女等

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漂泊无依、无家可归。

由于时局的动荡，社会环境也变得混乱复杂，大

量失业者不得不去偷去抢，女人们甚至靠出卖身

体来维持生活。德里特洛·阿果里践行着作品应

真实反应时代的创作原则，以小人物的命运反映

时代的变化。描写对象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他不

再热爱祖国和人民，只是他的爱意表达已经从直

抒胸臆的赞美变为赤裸裸的担忧。他通过描写底

层人物的不幸遭遇，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国家分裂

带给底层人们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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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特洛·阿果里的短诗虽多描写底层人物，

但偶尔也会描写上层人物，这些“大人物”通常

都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的伪君子。譬如《这位

大人物》这首诗，就专门描写了一个看起来“小

心谨慎，虔诚可信，稳稳当当，与人友爱”，并

且“讲起话来，爱国主义时时成为他的口头禅”

的“高贵的人物”“男子汉”[3]126，但这个人其实

是一个“不知羞耻地喋喋不休地把人欺骗”[3]127 的

虚伪之人。当人们在为祖国张贴传单时，他在镜

子前打扮自己；当人们参加游击队时，他却流连

妓院取乐；当人们邀请他一起上山作战时，他嘲

笑人们太天真了。德里特洛·阿果里之所以描写

这一惺惺作态的伪君子形象，是为了表达他对这

类人的鄙夷和对其人格品性堕落的痛心。

其次，德里特洛·阿果里的诗歌语言变得沉

重急躁，并多用暗色调颜色词。他的语言依然是

直率的，但与前期的昂扬激动不同，这一时期他

的诗歌语言沉重而忧郁，其使用的形容词多是“发

疯的”“疯狂的”“撕心裂肺的”“腐烂的”“痛

苦的”等等，如《人与时代》中“发狂的人们在

羊肠小道上蒙头转向地行走”“疯狂的世界又跳

舞又开枪”[2]144 这样的语言，就显得疯狂而又危险。

语言情绪的转变是诗人痛苦不堪的心情的映射。

诗人已体会到破碎的国家无法自拔的疯狂和悲哀，

他企图用这样的方式宣告这一社会异化的严重后

果。同时，德里特洛·阿果里诗歌中也出现了更

多的暗色调的颜色词，其主要是灰色和黑色，如

《灰色》一诗中，江河湖泊、天空、房屋、水珠、

邮递员，甚至报纸发出的音色都是灰色的。他的

另外一些短诗中也出现了黑猫、黑云、铅灰色的云、

灰色的羽毛等带有暗色调的意象。这些词语烘托

出一种灰暗的社会氛围，将诗歌的意境拖入无边

的绝望之中。

再次，德里特洛·阿果里诗歌的意象选择具有

奇异性。此时德里特洛·阿果里诗歌中出现的意

象多为恶心阴郁的代表，比如虫子、老鼠、疯狗、

毒蛇等动物意象，还有诸如女人的乳峰、大腿等

带有感官刺激性的意象。动物意象通常出现在他

形容国家和时代的诗行中，如《我好像不是生活

在我的祖邦》中，“我落到这步田地：好像不是

生活在我的祖邦，而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在一

座处处是虫子和老鼠的城市里，在湿漉漉的表皮

剥落的墙壁中间惨度时光。”[3]146 又如《人与时代》

中，“夜里，一只疯狗在大门下狂吠乱汪汪，那

狗疯得跟我一个样。一条蛇从塌下来的泥土里露

出来，弯弯曲曲地爬行，那蛇就跟我一个样。”[3]144

诗人通过这些意象，营造出破碎时代下人们变异

的疯狂心理。德里特洛·阿果里诗中带有感官刺

激性的意象多使用夸张的手法进行描述，如“乳

峰在人行道上颤晃发出悠长的声响，女人的大腿

送来充满性感的风光。这是所有人都发疯的时代，

所有人的思想都变得肮脏荒唐”[3]129。其渗透着作

者的主观感觉，要么变形，要么疯狂，折射出时

代变化下人们精神的异化。

阿尔巴尼亚文学在当今世界文坛上已经十分

边缘化了，但其曾经也是一朵璀璨灿烂的奇葩。

作为阿尔巴尼亚文学的代表，德里特洛·阿果里

的作品映射了社会主义在阿尔巴尼亚从崛起到崩

塌的历史过程，其对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不乏启

迪和警醒作用，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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